
林海枕湿地，朝晖浸滩涂
今年五月初，我再赴黄海

之滨，重访黄海国家森林公
园。车行海滨腹地，千顷水杉
次第铺展，万株树干挺拔清隽，
层叠枝叶织成一片连绵翠幔。
携着海韵的长风穿林而过，洗
尽尘俗，心头浮躁倏然散尽，只
余清宁。

这片六万八千亩人工林
海，是华东地区得天独厚的生
态氧吧。林间负氧离子充盈，
日常浓度可达每立方厘米五千
余个，拂晓薄雾笼林、水汽氤氲
之际，清气更盛。置身林中，草
木温润沁入肺腑，连日奔波的
疲惫尽数消融。纯粹澄澈的生
态底色，让这片滨海林地成为
远近闻名的康养秘境。每至假
日，木栈道上游人往来，步履悠
然，无人不沉醉于林海的清幽
静谧。

万亩林海与世界自然遗产
条子泥湿地相拥相依。一林藏
幽静，一滩纳沧溟，一柔一阔、
一静一动，铺展成黄海沿岸独
有的生态画卷。凌晨时分，我
伫立于条子泥滩涂，静待海上
日出破晓。天色微熹，四野安
然，海风轻拂盐蒿，簌簌清音漫
过无垠潮滩，意境旷远清寂。

须臾之间，东方天际漫开
一层柔粉霞光，层层晕染沧海
碧波。红日缓缓挣脱海平面，
徐徐升腾，金红光华遍洒潮间

带，潮汐雕琢的“潮汐树”纹理，
尽数镀上温润金辉。沧海寥
廓，朝晖融融，山海静谧壮阔，
令人心生动容。

日出之后的条子泥湿地，
生机盎然、万象灵动。这里是
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群
鸟翩跹起落、往返盘旋；滩涂浅
草之间，麋鹿缓步悠游、自在栖
居。森林固住盐碱水土，湿地
滋养万千生灵，林滩共生、万物
相依，成就黄海大地生生不息
的生态图景。漫步林间，晨光
穿叶、碎影婆娑，林风簌簌拂
面，十余载与这片林海湿地的
深厚牵绊，悄然涌上心头。

我与黄海滩涂林场的渊
源，始于2014年。彼时我赴东
台林场调研，成片水杉已然葱
郁，承载着几代务林人数十年
植绿拓荒的心血积淀。只是囿
于传统发展模式，林场配套简
陋、声名寂寥，绝佳的生态禀赋
长久藏于深隅，未能释放价值、
惠及乡野。

伫立苍翠林间，我感慨颇
深。沧海荒滩孕育的万顷林
海，是几代人汗水淬炼的生态
瑰宝，不应静默无闻。此后当
地立足滨海生态优势，锚定国
家森林公园创建目标，以“国字
号”品牌赋能生态保护与区域
发展，推动护绿兴绿、文旅赋
能、富民兴业双向融合、互利共

赢。
蓝图绘定，实干为要。无

数建设者扎根滩涂林地，踏遍
阡陌摸清生态底数，反复打磨
创建规划，严谨对接评审核
验。经年聚力攻坚，2015年，
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成功获
批，为沉寂数十年的滩涂林海
赋予新生，翻开了生态高质量
发展的崭新篇章。

满目葱茏的背后，是跨越
半世纪的艰辛拓荒。早年这里
盐碱遍布、风沙横行，寸草难
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十八名
青年学子毅然扎根荒滩，靠着
简陋工具开荒治碱、栽苗种树，
拉开了滨海植绿的序幕。

一代代务林人接续耕耘，
南林大毕业生朱龙山驻守滩涂
数十年，潜心试验钻研出盐碱
地造林技术，用专业本领筑牢
绿意根基。不少退休林工也坚
持巡林补绿，众人久久为功，终
将白茫茫荒滩改造成万顷苍翠
林海。

前人栽绿守绿，今人护绿兴
绿。如今园区管护队伍接续初
心，呵护林间一草一木、湿地一
羽一蹄，严守生态红线，用心守
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滨海绿意。

立足独特的滨海区位，公
园深度联动条子泥湿地生态资
源，构建林、滩、湿、海一体化生
态游览体系，深耕森林康养、自

然研学、户外休闲多元业态，挖
掘拓荒实干的精神底蕴与生态
科普价值，走出一条生态固碳、
文旅赋能、富民兴村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

凝望眼前林海葱郁、游人
安闲，回望凌晨滩涂日出、万物
共生的壮阔景致，心底满是欣
慰与安然。十余年前深耕生
态、赋能山海的期许，经多年接
续奋斗、实干攻坚，如今已然落
地成景、蔚然成势。

从盐碱荒滩开荒植绿，到
国字号名片破壁出圈，从单一
林木种养经营，到深耕生态文
旅，再到打造康养宜居的绿色
生活，黄海森林的蝶变重生，是
江淮沿海践行“两山”理念最鲜
活的实践样本，镌刻着一代代
拓荒者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
坚守担当。这片从沧海荒滩生
长起来的绿色奇迹，揽林海清
幽、滩涂浩渺、朝晖万顷，沉淀
着几代人的赤诚坚守，正奔赴
山海相融、生生不息的崭新未
来。

夏天的魂
◇生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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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笔记

夏风裹着潮气，从江边一路漫过
来，这时候，巷子深处的夜宵摊，一盆
盆通红的小龙虾端上来，热气腾腾
的，把整个夜晚都熏得活色生香。

小龙虾是夏天的魂。
在老家，巷口的夜宵摊，竹桌竹

椅，铺着蓝白格子的塑料布，简陋，却
热闹。人还没走近，蒜香、麻香、酱香，
混着辣椒和花椒的冲劲，一股脑儿地
钻进鼻子里。坐下来，老板端来铁盆，
红亮亮的虾堆得冒尖，汤汁还在咕嘟。

吃小龙虾不能斯文，要上手，两
只手。先拎起一只最大的，捏住虾头，
轻轻一拧，头身分离。再顺着虾腹剥
开硬壳，露出那一段白嫩嫩的虾肉，带
着汤汁。蘸一下酱汁，塞进嘴里，鲜、辣、
麻、香，一齐在舌尖炸开。虾肉嫩而紧
实，有嚼头，一口下去，暑燥散了大半。

不会剥的人，吃得慢，急得满头
汗；会剥的人，三下两下，面前就堆
起一座虾壳山。老手有自己的诀
窍：捏住尾鳍中间那一片，轻轻一
扯，虾线就完整地出来了。那份从
容，是吃了几十盆练出来的。

吃小龙虾，不能一个人。要一家
人，或三五好友，围着桌子坐一圈。
指尖沾满了红油，嘴唇辣得发烫，可
谁都不肯停。一边剥，一边聊。聊白
天的事，聊明天的打算，聊那些有的
没的。为了一只最大的虾，可以争几
句；为了一句玩笑，可以笑半天。这
样的夜晚，简单，动人。蝉鸣，晚风，
亲友围坐，满手红油。这才是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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